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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数据生产要素基础理论建设的核心议题，系统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新结

构经济学强调以要素禀赋结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将构建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禀赋结构体系放在了起点

位置，强调数据生产要素具有结构性特征；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构建具有产业异质性的生产函数，进而下启微观

企业动态、上承宏观结构转型，从多层次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理论体系以及数据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

的贡献路径；“有为政府”应当从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出发，因势利导地提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

安排，推动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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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数据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2019 年 10 月，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

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将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标志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进入了有序规范的探索和发展阶段；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资

源体系的基础性作用；2023 年 10 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成立，实质性迈开了我国数据生产要素基础

制度建设的关键一步。然而，数据要素的无形性、非消耗性和可复制性等特征，对传统的生产理论提出

了巨大挑战，加强对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研究，解放和发展基于数据要素的新质生产力，是服务于

数字中国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的迫切需求。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产出形态，势必会影响传统的生产理论，并在生产、

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多个经济环节，重构既有的生产关系。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经济学原理和底

层逻辑是什么？数据要素与传统的要素禀赋有何区别？纳入数据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体系有何

特征？构建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首先需要回答上述问题。为此，本文借助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

禀赋结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从数据要素的结构性特征出发，从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阶段视角

展开，讨论了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关于数

据生产要素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希望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进

而加快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化建设，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数据生产要素的研究现状

现有关于数据生产要素的研究主要从数据生产要素的概念与特征、数据生产要素的测度、纳入数

据要素的生产理论以及政府对数据生产要素的治理等四个方面提供了理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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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生产要素的概念与特征

数 据 被 普 遍 认 为 是 信 息 的 数 字 化 载 体（Farboodi & Veldkamp，2020）［1］，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明确将数据定义为对事实、概念或指令的一种特殊

表达方式，并指出用数据形式表现的信息能够更好地被用于交流、解释或处理，然而，数据作为一种生

产要素的概念并未在文献中得到统一。例如，《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认为：数字经济

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

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因此，数据要素就是

“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而 Jones & Tonetti［3］（2020）则指出，数据要素是指“信息”中不属于“创意”和

“知识”的部分，其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通过创造“创意”或者“知识”指导生产。整体来看，由于企业

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改进决策质量、捕捉用户需求，从而可以通过更好地匹配供给和需求，提升生产效

率和生产质量，数据生产要素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信息资产（Farboodi et al.，
2019）［4］。

Mueller & Grindal［5］（2019）提出，数据是一种虚拟的生产要素，虚拟性是数据与劳动力、资本和土

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重要差异。除了虚拟性以外，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特征包括可以同时被多个

企业或个人使用，一个额外的使用者并不会减少其他现存数据使用者的效用，从而表现出非竞争性的

特点（Acquisti et al.，2016）［6］，这主要是由于数据生产要素在产权归属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所有权

和产生的各项产出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尚不明晰（Varian，2018）［7］，当数据权属清晰时，数据生

产要素的所有者可能并不会选择分享数据，此时，数据则具有排他性（Gaessler & Wagner，2019）［8］。此

外，相对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在技术上可以重复使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不会磨损消耗，反而能

够依托于平台形成网络外部性，这为生产过程带来了边际成本递减（黄阳华，2023）［9］和规模报酬递增

的特点，但是，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境下，数据要素的报酬是不同的（王超贤等，2022）［10］。

（二）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区别与联系

理论上，当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纳入禀赋结构之中时，数据要素将会与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

生产要素之间交互，并作用于生产过程（蔡跃洲和马文君，2021；谢康等，2020；刘业政等，2020）［11-13］。

一方面，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的融合可能会带来资源优势互补。例如，数据要素与劳动要素

融合时，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与资本要素融合时，可以通过数据驱动的投资决策，优化资本投资流

向（李海舰和赵丽，2021）［14］；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还可能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替代。例如，以数据为核

心的生产流程自动化会替代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使用（Acemoglu & Restrepo，2020）［15］。有

研究进一步指出，数据是一种联系现有生产要素，促进现有生产要素之间形成更密切的交互关系的桥

梁型生产要素（谢康等，2020）［12］，只有当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时，它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生

产要素，如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分析等一系列劳动与数据结合形成知识，从而应用于生产决

策（戚聿东，2020；谢康等，2020）［16，12］，推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均

以资本投入为基础等（李海舰和赵丽，2021）［14］。

数据要素化所导致的禀赋结构体系的变化，在优化生产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创新和产业融

合，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王谦和付晓东，2021）［17］。有研究指出，数据要素推动了一般性劳动开始向

数字劳动转变（韩文龙和刘璐，2020）［18］，而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工人用专业的数据知识和技能

创造了比传统工业生产更多的财富，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数字资本的形成（吴欢和卢黎歌，2017）［19］。

（三） 纳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

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Sebastian et al.，2020；Vial，2019）［20-21］，数据要素也开始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Farboodi & Veldkamp，2020）［1］。整体来看，现有研究认为数据要素

主要通过提升分析、预测的效率和准确度来影响生产。Agrawal et al.［22］（2018）构建了基于组合的知识

生产函数，认为数据生产要素的积累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提升了算法预测有用知识组合的准确

度，提高了新知识的发现率，从而提升了生产效率。Veldkamp & Chung［23］（2019）构建了纳入数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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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函数，指出数据要素和劳动力会共同决定产量，并且数据能够帮助企业选择更好的生产技术。

一方面以往的交易数据所记录的消费者偏好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对

生产经营数据进行分析，企业也可以获得指导流程优化的有用信息。进一步地，Farboodi et al.［4］

（2019）在重复静态博弈模型中引入了“数据精通”（data-savvy）的概念，指出不同企业对数据要素的使

用效率存在异质性，并且当企业越精通于数据使用时，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推动企业进行更多

投资，生产出更多的数据，从而构成了“数据反馈循环”（data feedback loop）。
总量层面，一些学者尝试了在宏观增长模型中加入数据要素的作用。Jones & Tonetti［3］（2020）首

次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数据的作用，强调数据的非竞争性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提高了企业产出的增

长率。Farboodi & Veldkamp［1］（2020）则构建了类似索罗增长框架的数据经济增长模型，参考新古典模

型中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分析，对数据流入（数据生产）和流出（数据折旧）进行了建模，该模型指出当

数据存量较低时，数据生产大于数据折旧，数据生产要素会快速积累，并呈现递增的边际报酬；而随着

数据要素的积累，数据的流入和流出最终会达到稳态均衡，因此，当数据要素达到一定规模以后，边际

报酬出现递减。

（四） 政府对数据生产要素的治理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推动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范式的变革，但同时也带来了消费者隐私被

侵犯等福利问题。为了解决数据确权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Tene & Polonetsky［24］（2012）提出了一个

试图平衡数据利益和个体隐私权益的模型猜想，要求政策制定者事先确定需要用户同意方可使用的

“个人可识别”的数据类型范围，并置于法规监管框架下。在 Jones & Tonetti［3］（2020）的理论模型当

中，数据的隐私权益对数据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企业可使用的数据数

量取决于产权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程度，政府可能出于对隐私权的关注而限制企业的数据使用，

这在产生隐私收益的同时却也会使非竞争性的数据生产要素不能以最优的规模投入使用，导致无效

率的情况出现。

由此可见，数据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不仅取决于市场主体，还依赖于“有为政府”的推动和治理（林

毅夫，2017）［25］。研究指出，从国家层面加强数据治理有助于缓解数据孤岛问题，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

张，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及维护数据安全等（王彬彬和李晓燕，2018）［26］。此外，为了充分挖掘和释

放数据要素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政府可以采

取法律、标准、政策、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以推动数据生产要素的安全流动（张莉和卞靖，2022）［27］。

总结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数据生产要素基础理论的研究明显不足。虽然学界对数据

生产要素所具备的特殊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少有文献通过严谨的数理模型来刻画数据生产要

素所具备的特征，并且普遍忽略了不同环节、不同产业所需的数据结构和信息维度的异质性，因此，即

使有文献尝试将数据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来考察其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大多是单部门的数

据生产模型。此外，数据要素作为禀赋结构的一部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丰裕度也必然存

在差异，缺少对发展阶段的考察导致现有文献构建的总量生产函数无法真正刻画禀赋结构的动态变迁

以及数据要素在提升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最后，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产权与分配问题上会对

要素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文献中虽然关注了数据产权与分配问题，但是，对于数据生产要素的社会福利

效应的讨论不够深入，尤其是对于设计良好的交易机制与政策来实现福利目标的具体路径，即“有为政

府”如何与“有效市场”进行协同等问题缺乏深层次的探讨。以上研究中的不足是新结构经济学力图解

决与完善的重要方向。

三、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数据生产要素及研究范式

（一）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数据生产要素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经济体发展阶段的动态演变所倒逼的必然结果。每

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新型生产要素的诞生（戚聿东和刘欢欢，2020）［16］，正如工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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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是资本取代土地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也建立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演进。理论机制上，给定任何时点，厂商会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预期而决定是否使用某种生产要

素：一方面，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成本不断降低，生产主体能够以相对

较低的边际成本获得大规模的数据并投入生产；另一方面，数据流通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有效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消费者日益提升的偏好和需求，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

影响（李海舰和赵丽，2021）［14］。

不同价值环节产生的数据，具有不同的权属和特征，进入生产的机制也有所区别。因此，从价值转

化路径出发，新结构经济学将数据生产要素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企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数据。通过对生产经营数据进行分析，企业能够对生产

流程进行优化，并选择更好的生产技术。因此，生产经营环节产生的数据要素越丰裕，技术和创新迭代

越快。此外，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权属清晰的企业内部数据，生产经营数据具有“排他性”（Gaessler 
& Wagner，2019）［8］，企业对外进行共享的意愿较低，但是，如果企业选择共享这部分数据，则意味着企

业之间可以进行协同生产或者协同创新，此时，共享的生产经营数据能够降低双方企业的试错成本

（Akcigit & Liu，2016）［28］，提升创新活动的效率，进而实现生产效率提升。

第二类是用户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以往的交易数据和用户数据则为企业生产提供

了用户画像和需求反馈，基于对用户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企业可以动态地实现生产技术和产品的

迭代（Veldkamp & Chung，2019）［23］，从而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表现。但是，区别于权属清晰的企业内

部数据，用户数据的权属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尚不明晰（Varian，2018）［7］，由于这部分数据往往

涉及到消费者隐私问题，在进行价值转化时，需要更加充分地对效率和安全进行权衡（tradeoff）。
第三类是市场在交易和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依赖于能否掌握正

确的市场信息（Veldkamp & Chung，2019）［23］，进而通过洞察市场、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改进产品和服

务，提高生产竞争力。由于被编码后的市场信息作为“非竞争性数据”（Acquisti et al.，2016）［6］，可以同

时被多个企业或机构使用，任意企业使用这部分数据时，并不影响其他企业使用数据能够获得的效用

和收益，此时，企业还将面临是自行采集、存储、加工、分析这部分数据并将其转化为数据生产要素，还

是直接购买开放平台处理后的数据生产要素的选择。

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价值转化路径进入生产函数，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经济学原理主要在

于降低信息不确定性。但是，一方面，由于信息存在专用性特征，信息类型的不同，影响生产的维度不

同；另一方面，不同价值环节形成的数据权属不同，对于安全性的需求也存在差异，相应的数据效率也

会有所差异。因此，为了在经济学原理层面形成对数据生产要素的系统性认识，不同于以往文献，新结

构经济学主要强调数据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特征，即数据生产要素在不同价值环节的异质性。如图 1
所示。

（二）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 20 年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和 8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

图 1　数据生产要素与价值创造

62



第  2 期 吴 双  等：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构建：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在构建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时，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使用现代经济学主流的

新古典研究方法讨论数据要素的供给、需求，数据要素市场的运行，以及纳入数据要素的新生产函数的

决定因素和影响等问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不同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结构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

济结构的内生性和动态变迁。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基于“一分析三归纳”①的研究范式，将发展阶段

视角融入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结构变迁，即在构建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时，一方面，通过分析关键时

间节点上所特定的禀赋结构，即数据、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刻画经济体的比较优

势以及数据生产要素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最适宜的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刻画

数据生产要素以及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变迁，比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

济体中数据生产要素的特性和价值，进而从整体上把握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并进行价值创造的一般

规律。

具体地，在研究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时，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数据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特

征为基础，以数据生产要素的不同价值创造环节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异质性为核心，构建嵌入微观

企业动态、中观产业结构和宏观发展阶段的多层次多部门动态均衡，揭示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在不同层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探讨异质性产业所需要的最适宜数据要素结构，以及随着数据

生产要素积累，产业将会如何升级、最优产业结构将呈现出何种变化特征。为了更好地刻画具有

数据生产要素基础理论中的产业异质性，新结构经济学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将产业分成追赶型、领

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五大类，其中，换道超车产业的核心是数字经济中的数字产业

化部分，是市场数据的供给方，以及将企业数据和用户数据转化为数据生产要素所需的数字化产

品和服务的提供方；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进行产业数字化转型时，

即为数据生产要素的需求方，从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五大类产业框架可以基于与国家统计局数字经

济产业分类的对应关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匹配（见表 1），便于全面开展进一步的经验

研究。

由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新结构经济学在构建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时还需要考虑经济

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给定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函数，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

①　“一分析”是指分析现象背后的主要决策者和决策目标，以及相应的资源和约束。“三归纳”分别指当代横向归纳、历史纵向归纳以及
多现象、多因素归纳。

表 1　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产业分类与新结构经济学五大类产业

国家统计局分类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定义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新结构经济学分类

五大类产业

换道超车型

追赶型

领先型

转进型

战略型

定义

技术处于或者接近世界前沿，资本较为密集、人力资本需求高、

研发周期短、规模报酬递增的新兴产业，如平台经济、互联网应

用、智能手机等

技术与国际前沿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产业，如传统汽车、商用飞

机等

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已达到国际前沿水平的产业，

如白色家电、高铁等

1、在发展初期具有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失去

比较优势；2、未失去比较优势，但出现产能过剩，如服装纺织、建

材等

1、国防安全类产业；2、涉及经济安全的产业：研发周期长、资本

投入大，如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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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由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决定。对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

“有为政府”在数据要素资源配置、纠正数据市场失灵中具有重要作用，当数据生产要素市场出现价格

机制扭曲、垄断或失灵时，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需要进行调控，通过平衡供求或其他数据定价机制来保

证市场效率。特别地，由于一个经济体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都是内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强

调“有为政府”必须考虑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征，即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由

此内生出来的最优产业结构不同时，与之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会有所差异，因此，

针对五大类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约束，政府应当制定“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

四、新结构经济学关于数据生产要素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分析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体系为起点，基于数据生产要素

的结构性特征，构建不同产业的异质性生产函数和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理论体系，进而下启微观企

业转型、上承宏观经济增长，从多个层次探讨数据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路径，以及有为政府如何

推动数据生产要素价值转化和配置效率的理论机制。

（一） 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以要素禀赋结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理论时，将构建纳

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禀赋结构体系放在了起点位置，主张结合数据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特征，厘清数据作

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经济学原理和内在逻辑，以及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协调联动机制。同时，

为了推动在数据生产要素一般化的理论和方法层面有所突破，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讨论新型要素禀赋结

构体系时，首先需要确保该体系具有通用性，需要为数据生产要素提供一种全面的结构性分类和价值描

述，使不同环节、不同产业的数据生产要素能够在相同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讨论，从而构建起能够反映数据

要素结构性特征的、更加微观层面的测度体系，以消除数字经济时代下跨价值环节、跨产业部门的沟通障

碍，提高数据生产要素的可管理性（Brynjolfsson & Collis，2019； Reinsdorf & Ribarsky，2019） ［29-30］。

由于不同环节、不同产业的数据生产要素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数据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之

间的互补或者替代关系也会出现复杂的结构性特征，并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例如，

在高端装备制造业，数据可能对劳动力形成了高度替代，但是在手工制品业，数据对劳动力的替代程度

往往很低。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建立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评估框

架，利用结构估计等方法开发相应的计量工具，量化不同产业中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

和互补关系，厘清各生产要素的收入份额和相对重要性，从而在有限的预算约束和技术选择集下，根据

产业特点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提供数据生产要素的合理应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好生产过程中数

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动态协同问题，精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效互补。

（二）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理论体系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如何进入生产函数？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而来的新型生

产要素，数据生产要素相比传统生产要素更具有特殊性和复杂度，其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多方面、多

维度的，既可能以生产要素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也可能以中间投入的方式进入生产函数，并且以不同

方式进入生产函数的数据属性具有本质区别，当数据作为中间投入品（一般为自收、自产、自用的数据）

时，数据投入并不会产生附加值，但是当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时会产生附加值并参与分配，从而为构建纳

入数据要素的新型生产函数带来了挑战。因此，在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理论体系时，首先需要

对数据进入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精准刻画，在此基础上对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的回报率进行准

确的定义与测度。

由于不同产业的生产技术、消费者偏好和市场环境都不相同，前文所述三个价值环节在不同产业

中的权重不同，不同产业对相应的各类数据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存在异质性，从而数据生产要素在进

入不同产业的生产函数时，也会具有显著的异质性（Yenokyan et al.，2014；Grossman， 2016）［31-32］。例

如，当产业的附加值和个性化需求较高时，数字生产要素主要是投资决策的核心变量，依赖于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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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数据降低信息摩擦的作用（徐翔等，2021；徐翔等，2023）［33-34］。因此，仅仅通过宏观的总量视角

仍然难以有效刻画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和原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

生产理论时，牢牢把握数据要素的结构性特征和产业部门的异质性特征，首先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

讨论不同环节中数据进入生产函数的方式，并在综合异质性企业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分

别构建不同产业部门纳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进而加总为宏观层面的总量生产函数。

具体地，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可以根据五大类产业划分，探讨不同产业的生产函数在纳入

数据生产要素时，数据类型、结构和作用等维度的异质性。例如，在与世界前沿技术具有较大差距的追

赶型产业中，数据生产要素的作用主要在于促进国家间生产技术方法的流动，从而向先进国家学习；在

领先型和换道超车型产业中，数据更多地表现为促进新思想的迸发、新方法的创立；在转进型产业中，

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转化主要表现为对细分消费市场的探寻，挖掘差异化产品的价值；而在涉及国防

安全与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尤其需要关注数据生产要素的安全性问题。因此，在不同产业中，数据

生产要素在不同价值创造环节的权重也不相同，产业层面的生产函数也会不同，合理运用数据生产要

素的结构性特征，研究不同数据要素的结构性特征和不同产业的数据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对产业升级的

影响，成为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生产理论，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关键。

根据上述分析，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可以假定存在一个数据密集度以及数据和传统生

产要素的替代弹性各有不同的产业和技术集，通过选择合适的函数形式，构建适用于不同产业的数据

要素生产函数模型，准确刻画现实中不同产业的生产过程，探讨异质性产业类型所需要的最适宜的数

据生产要素结构，并通过对模型的准确性进行评估，确定模型对各个产业现实状况的预测准确性。由

于不同经济体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要素生产成本不同，比较优势也会有所不同，新结构经济学

主张进一步考虑发展阶段的异质性，构建能够将不同产业的数据要素生产函数加总为经济体最终生产

函数的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刻画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动态过程，分析从任何给定的新型要

素禀赋结构出发，随着数据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和结构性特征转变，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及内生

的最优产业结构的动态变迁，从而更好地推动生产率提升和产业升级。

（三） 数据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路径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等微观企业层面的增长产生影响。对于这一问

题，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综合考虑产业异质性和发展阶段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对于新兴产业，利用数据

生产要素可能带来更高的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性，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但是，对于传统

产业，数据生产要素的配置往往需要劳动力质量的同步递进，否则会导致数据要素的失衡错配问题。

对此，除了直接计算数据要素的投入产出比，还可以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消费者效用的角度进行讨

论，通过用户偏好的满足情况和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衡量数据要素的回报率。特别地，国有企业作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依托，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提供数据要素解决方案、推动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例如，2021 年，贵州大数据交易所由混合所有制向国资接管

转变，由单一市场主体转变为“一中心+一公司”的体系架构，以解决此前市场主体不信任的问题，扩大

数据要素供给。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微观层面，重点探讨国有企业从数据要素基础设施和数据

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等层面贡献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

在产业层面，现有研究讨论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路径时，主要聚焦于金融和商贸等服务部

门，很少有研究直接关注生产部门和传统产业。但是，随着数字中国的建设重点向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转移，新结构经济学更为关注数据要素对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贡献路径和影响机制。利用新

结构经济学的五大类产业框架，可以分析数据生产要素的采集、加工和流通机制，有助于在中观层面分

解数据生产要素贡献于经济发展的路径。此外，新结构经济学特别关注数据生产要素如何推动战略型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对于军事装备等国防产业，生产数据和技术参数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保障，

数据要素安全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对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性都具有重要意义。再如，生命科学

产业的数据（基因、蛋白质、细胞等）具有独特性，对于生命科学产业发展的贡献路径也将区别于其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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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方面，将生命科学数据应用于基因检测、基因筛查时，可以提高疾病早期筛查率和治愈率，进而提

升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对基因数据的测序与分析，有助于发明新的农业育种、

农业生产和畜牧养殖技术，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等。

作为研究“结构”的经济学，构建数据生产要素基础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厘清数据生产要素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路径及机理，分析数据生产要素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促进数据生产要素在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价值转化。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在研究数据生产要素对宏

观经济的贡献路径时，首先需要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利用数据要素的比较优势。以中国为

例，一方面，中国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密集的制造网络，为生产、加工数据要素提供了广阔

并且丰富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最活跃的电子支付系统和超过

10 亿的网络用户，产生了海量的能够反映消费者需求和行为模式的数据要素，为企业生产和交易决策

提供了宝贵的决策依据。如何将上述比较优势切实转换为数据生产要素贡献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

新结构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四） 数据生产要素和有为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于数据生产要素市场，并且有为政府是新结构经

济学更加关注的方面。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的速度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积累和迭代，还取决于

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是否做出了相应改进，能够持续识别和解决制约本国需求增长的瓶颈环

节，发挥潜在比较优势。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或者出现了新的内涵时，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

就会偏离此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情况，因此，当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出现时，

就依赖于政府部门厘清各种“落后”“扭曲”的结构的内生性，并着手通过调整适宜于新型要素禀赋结构

的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安排，降低费用和企业利用数据要素进行生产的成本，使经济重返生产可

能性边界。因此，有为政府作用的发挥是动态的，需要根据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数字经济不同的发

展态势、不同产业的特性、数据要素本身的结构性特征，不断调整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

排，促进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协同。同时，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能高估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时的能力，

对于经济的不当干预也会产生扭曲，因此，有为政府的作用应该局限于遵循比较优势，因势利导地解决

外部性和协调问题。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面临着构建统一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的重大战略需求，在此背景下，

政府还需要承担数据治理的功能。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数据所有和使用等权益不清

晰、数据垄断、数据泄露等问题，阻碍了数据价值潜力的充分释放。由于数据确权是数据市场有效配置

的前提，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确定数据权属分配时，应考虑到数据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特征和不同产业

的异质性，尤其是对于涉及到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数据，如先进国防装备的生产数据和技术参数，中

央政府应严格确定权属分配，并制定数据隐私法规和网络安全政策，确保数据生产要素的使用以国家

利益为前提。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可能的失灵、扭曲或者垄断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构建基于新型要

素禀赋结构的多要素、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探讨异质性产业类型所需要的最适宜数据要素结构，

以及随着生产要素的积累，产业如何升级、最适宜的产业结构将呈现出何种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政

府可以通过构建适宜于不同产业的数据生产要素价值转化、定价与分配机制进行调控，从而促进数据

流通，推动数据确权和数据生产要素价值转化，保障数据要素市场效率。此外，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会形

成大样本、高可信度的公共数据，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并将抹去人口学信息和特征的数据纳

入市场交易后，能够转化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需的数据生产要素，使企业共享数据带来的红利，并进

而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禀赋结构在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的同时，理论上，也为有为政府建设带来

了新动力。数据生产要素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从政府公共政策、政务服务市场、

政务公共数据、政府应急管理等多个方面促进政府效率提升，从而有助于政府更加准确地把握经济社会的发

展趋势，制定能够消除扭曲、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最适宜政策体系。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同样关注数据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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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作用，通过探究数据如何进入政府部门的生产函数，分析在政府部门中纳入数据生产

要素对服务效率和治理水平的影响，为提升政府部门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优化有为政府效率提供指导。

五、结 语

本文立足于国家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对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底层逻辑和关键

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剖析，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构建数据生产要素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

架。相比一般视角，新结构经济学的独特视角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强调从数据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特征

出发，认识数据进入生产函数的微观机制和内在逻辑，并且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间点上

的数据要素结构也可能存在异质性；第二，主张以纳入数据生产要素的新型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

起点，最适宜的生产关系和产业结构都内生于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随时间可以变化的新型要素

禀赋结构，在此基础上主张从发展阶段出发，构建相应的新生产函数，讨论数据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

贡献路径，并经过演绎推理形成用于解释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生产理论的公理体系；第三，新结构经济

学强调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制度建设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协同，政府可以通过硬的基础设施和

软的制度安排弥补市场失灵，并且设计有针对性的、渐进性的、动态调整的监管体系。总而言之，新结

构经济学为构建一套规范性、系统性的数据生产要素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为丰富数字经济

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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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U Shuang，WANG Yong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data serves the economy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erspective an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First， New Struc⁃
tural Economics emphasizes the research paradigm with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as the core， plac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dowment structure system incorporating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tresses on the fact that data ha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as a link between the micro 
enterprise dynamics and the macro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res from multiple levels the produc⁃
tion theory system and the contribution path of data as a production factor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ird， the “proactiv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solid infrastructure and fa⁃
cilita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to promote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Key words：data endowment；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ndowment structure； industry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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